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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 口
O 马继武 于云瀚

[摘 要 ] 在直到 18 世纪以前的历 史发展中
,

中国城市无论就其人口规模还是城市人 口在全国总人

口 中所 占比重而 言都雄居世界首位
。

随之 而来的 问题是
,

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 口规模究竟有多大 ? 中国

封建城市为什 么能够集聚起如此众 多的人 口 ? 那 么 多的城市人 口
,

其 生活方式 又是怎样的 ? 本 文试图对此

略加解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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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。

一
、

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口规模

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众多人 口 的聚居地
。

中国

的城市出现极早
,

几 乎与中国的历史同样古老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直至西方工业革命之前
,

中国历

代的京城人 口数
,

往往就是整个世界城市 的人 口

最高记录
,

体现 出中国古代城市较高的发展水平

及其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
。

早期城市的规模一般较小
,

直至春秋 时代
,

城市仍只不过是大小贵族所居住的城堡
。

进人封

建社会之后
,

经过不断的兼并
,

列国的疆域 日趋

扩大
,

城市规模扩展
,

人 口亦随之增加
。

史载
:

“

古者四海 之内
,

分为万国
。

城虽大
,

无过三百

丈者
,

人虽众
,

无过 三千家者
。

⋯ ⋯今千丈 之

城
,

万户之邑相望也
。 ” ¹ 中国历史所载数量往往

是概数
,

称其万 国
,

未必真的数以万计
,

说城居

者三千家也并非确指
。

但从上下文来看
,

此段是

想说明战国时代前后的城市规模与人 口变化
,

因

而距离事实不会太远
。

以此而论
,

则战国以前的

中国城市人 口的最大规模约为 l 一 2 万人
。

至于

战国时代的城市人 口
,

此处仅言
“

万家之邑
” ,

若以每户 5 口计算
,

即约有 5 万 人左右
。

另据

《战国策
·

齐策》所载著名游说策士苏秦说齐王

时所言
: “

临淄之中七万户
,

臣窃度之
,

下户三

男子
,

三七二十一万
。

不待发于远县
,

而临淄之

卒固已二十一万矣
。

⋯ ⋯临淄之途
,

车毅击
,

人

肩摩
,

连枉成帷
,

举袂成幕
,

挥汗如雨
。 ”

游说

之士所言
,

当然不免会有些夸张
,

但面对 国君
,

当不至 于信 口雌黄
。

因而苏秦所言颇可与前引

《赵策》相互参证
。

由此说来
,

战国时代城市人

口的最大规模约为几万或几十万当是可信的
。

秦朝统一全国后
,

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

央集权制度的演进
,

历代都城及各重要政治
、

经

济中心城市的人 口数量迅速增长
。

汉朝都城长安

的人 口已达四五十万 ; 唐朝长安城估计不少于 80

万人
,

鼎盛时期则可能超过 100 万
。

南宋临安城

(杭州 ) “

户口蕃息
,

⋯ ⋯城南西北三处
,

各数十

里
,

人烟生聚
,

市井坊陌
,

数 日经行不尽
,

各可

比外路一小州郡
,

足见行都繁盛
” , º 其总户数约

在 30 万以上
,

共有城市人口约 150 万
。

美国学者



陈德勒和福克斯在其 《三千年来都市的成长》一

书中
,

曾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世界最大城市

及其人 口规模
,

从 中显示 出直到 18 25 年以前
,

世界最大城市都在中国
,

且大多是历朝的都城
。

尽管陈德勒和福克斯书中的一些数字统计未必精

当
,

但也足见中国封建城市的人 口规模及其在世

界城市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
。

除了都城以外
,

封建时代遍布全国的行政
、

经济中心城市
,

如省城
、

府城
、

州县城以及宋代

以后兴起 的工商业城镇
,

人 口规模也 同样 巨大
。

以宋代为例
,

当时的大城市并不仅限于都城开封

和临安
,

其他人 口在数万户乃至十数万户的城市

亦不少
,

至于人 口在几千户及万户之间的城市为

数更多
。

据漆侠先生估计
,

北宋 1350 个有 行政

官署的城
,

其中约 巧0 座人 口超过 1 万
,

全国城

市人 口 比重约占总人 口的 12 % ; » 美国华裔学者赵

冈则认为这一比率可高达约 20 %
。 ¼

统计资料显示
,

在明清时期的中国城市中
,

人口规模超过 100 万的有 3 个
,

分别是北京
、

南

京和苏州
,

另外还有十个左右的区域性中心城市

的人 口规模在 50 至 100 万之间
。

与之相比较
,

西

方城市的人 口规模要小得多
。

一直到 14
、

15 世

纪
,

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整个西欧地区
,

只有 巴

黎
、

科隆和伦敦三座人 口超过 5 万的大城市
。

那

些著名的工商业 中心城市
,

如布鲁塞尔
、

纽伦

堡
、

卢贝克
、

斯特拉斯堡等
,

都不过只有两三万

人
。

西欧城市中占大多数的是人 口数量在 200 0 -

5 00 0 人
,

甚至只有几百人的小城市
。½ 由此可见

,

这一时期中国城市与西欧封建城市的人 口规模
,

无论是就最大城市而言
,

还是就较次一级的区域

性中心城市而言
,

都相 差 了大约有 20 倍之巨
。

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发展较之西方乃至世界可谓

是一枝独秀
。

二
、

中国封建城市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人

口规模

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人 口规模之所以会形

成如此巨大的反差
,

首要 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封

建时代小农经济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市

场交换这一经济基础
。

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是以私

有产权及小生产单元为基础的小农经济
,

其规模

相对狭小
,

生产关系上的各个环节不可能在一个

家庭中完全实现
,

因而必须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

的程度上与市场发生依赖关系
,

自给程度极其有

限
,

故管子曰
: “

聚者有市
,

无市则 民乏
” 。¾事实

上
,

正是基于封建小农经济的这一基本特征
,

才

使得自古以来中国
“

富商大贾
,

周流天下
,

交易

货物莫不通
,

得其所欲
” , ¿ 导致中国封建城市中

的商品经济一向极其发达
,

并由此成为众多人 口

向城市集聚的内在动力之一
。

吸引众多人 口向城市集聚的另一动力来 自于

城乡之间的经济竞争
。

城市工商业相对于乡村农

业而言
,

具有利润丰厚且获利较快等优势
,

早在

司马迁的 《史记
·

货殖列传》中就有
“

夫用贫求

富
,

农不如工
,

工不如商
,

刺绣 文不如倚市门
”

之说
。

正是基于工商业获利较丰的吸引
,

中国历

代皆有众多的农民或兼营工商业
,

或弃农从商
,

所谓
“

客行野田间
,

比屋皆闭户
。

借问屋中人
,

尽去做商贾
” 。 À进人宋朝以后

,

乡村居民参预工

商业活动者日趋普遍
。

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
,

曾

规定对各乡遭遇旱灾人户贩济的标准
,

其中
“

各

乡有营运店业兴盛之家
,

其元给历头
,

合行追

取 ; 若虽有些小店业
,

买卖微细
,

不能赡给
,

已

请历头
,

不合追 回
” 。Á 朱熹在这里将乡户分为

“

营运店业兴盛之家
”

和
“

些小店业
”

两种
,

前

者可能是兼营工商业的上户地主
,

后者则可能是

兼营工商业的中
、

下户乡 民
,

这体现出乡村居 民

中从事工商业的并非仅限于地主
。

明清时期
,

乡

村农民外出经商更趋普遍
,

尤其是在经济相对繁

荣及人 口密集地区
,

农民外出经营工商业者已过

半数
,

所谓
“

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
,

已六七分去

农矣
” ,  “

田者十三
,

贾十七
,

⋯⋯即丰年不能

自支
,

恃外贸子钱为恒产
,

春出冬归
,

或数岁归

家
” 。 À在外经营的乡 民

,

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

续经营农业
,

而将工商业所得补贴家用
。

如江西

吉安府
, “

计亩食 口
,

仅可得什三焉
。

民多取四

方之资以为生
” ;  山西汾 阳

“

间阎生计得之 田土

者十三
,

得之贸易者十七
” 。  其与工商者争利的

目的极其明显
。

另从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客观环境分析
,

历



代封建王朝并未从制度上对城乡间的人 口流动加

以严格限制
。

人们通常所说的
“

安土重迁
”

仅仅

是一种心理状态
,

而非体制
。

秦统一后 即消除关

隘
,

车同轨
、

书同文
,

统一货币和度量衡
。 “

汉

兴
,

海内为一
,

开关梁
,

驰 山泽之禁
,

是以富商

大贾周流天下
。 ”  在市场管理上

,

隋唐之前的大

小城邑均设有市场
,

设市令
,

军民人等凡税即可

交易
,

并无人身限制
。

宋代以后
,

坊市制度废

除
,

市场管理 由地方官兼摄
,

交易更趋 自由
。

事

实上
,

自春秋战国以降
,

国鄙的划分消失
,

中国

城乡之间的人 口流动一直是相对自由的
,

农民每

逢荒欠之年往往离乡到城市谋生
,

其规模动辄百

万
。

而且即使是在正常的年份
,

小农户若男丁较

多
,

也往往让其中的一个或更多出外经商
,

而 由

其他居家者照料农田
。

这在中国古代是极其常见

的
,

史书中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
。

这就导致中国

封建时代城市人 口 的流动性相当大
,

尤其是寓居

城市经营工商业的人为数众多
。

明清时代的北

京
, “

四方之民
,

十得六七
” ;  苏州

“

四方之人
,

等于土著
” ;  济宁州

“

居 民鳞集而托处者
,

不下

数万家
,

其商贾之踵接而 辐揍者
,

亦不下数万

家
” 。  著名的景德镇在明嘉靖

、

万历年间
, “

镇上

佣工
,

皆聚四方无籍之徒
,

每日不下数万人
” 。  

与此同时
,

中国封建城市对外乡之人的到来

并不持排斥态度
,

如苏州梳妆业公所章程规定
:

“

一议
,

外方之人来苏开店
,

遵照 旧规人行
,

出

七折大钱二十两 ; 一议
,

外方之人来苏开作
,

遵

照旧规人行
,

出七折大钱十两 ; 一议
,

本地之人

开店
,

遵 照 旧规人行
,

出七折大钱二 十两 ; 一

议
,

本地之人开作
,

遵照 旧规人行
,

出七折大钱

十两
。”  外地人与本地人开张营业所纳费用完全

相同
,

表明外地人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并不受到

歧视
。

毋宁说
,

正是中国封建城市所具有的较强

的容纳能力才使得农民
“

取四方之资以为生
”

成

为可能
,

同时
,

城市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
“

踵接而辐揍
”

的商贾才维持了其长久 的繁荣
,

并使中国古代城市人口数量长期雄居世界首位
。

附带说明的是
,

西欧封建城市之所以规模

小
、

人口少
,

其原因首先固然在于西欧封建庄园

制经济的自给程度较高
,

从而限制了城市经济的

扩张
,

但更重要的则一方面在于中世纪欧洲庄园

制度下的农奴没有迁徙 自由
,

国家以法律的形式

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
,

使之成为
“

土地上

的奴隶
”

( Se rv i te rra e ) ; 另一方面封建城市又基

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特征
。

按

照英国伦敦 13 世纪 的情况
,

城市市民资格可 由

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项取得
: ( l) 合法 出生

于本城市 ; ( 2) 经过学徒成为某行会的会员 ; ( 3) 交

纳一笔钱买得
。¼意大利威尼斯市政会议明确规定

了两种公民权
:
完全公民权和部分公民权

。

其中

在该城居住满 巧 年才有资格申请部分公民权
,

满 20 年方可 申请完全公民权
。 » 西欧封建城市中

的行会一向被公认为是封闭性的组织
,

其吸纳新

成员的条件在一些城市中规定得极其苛刻
。

就其

一般而论
,

一是财产资格限制 ; 二是合法出生的

自由人 ; 三是具有市民资格或由两个以上的具有

公民权资格的人作出担保
。À 另外对于逃亡到城市

中的农奴
,

其自由的获得也是有条件的
,

即只有

在农奴的原属领主或其他有权提出异议者不再追

究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
。¼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居住

者
,

如果既无市民资格以及与之相应的公民权
,

又不被垄断城市工商业 的封建行会所采纳
,

那么

城市所留给新来的生活空间何在呢 ? 布罗代尔对

此直言
: “

被叫做苦力 的都是外乡人 ; ⋯⋯ 乡村

的弃物变成城市的渣滓
” , @ 而在灾荒之年

,

城市

则紧闭城门
,

拒绝接受任何的新来者
,

如法国第

戎市政当局 就曾严令禁止公民为行善而收 留贫

民
。

三
、

封建城市居民的基本构成

聚居于古代城市中的如此巨大规模的城市人

口
,

由于其经济地位
、

政治地位及职业 的差异
,

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
。

概而言之
,

古代城市

人 口可分为如下几种人
:

一是权贵势要之家
。

古代大大小小的城市中

都有着层次不一的
“

权贵势要之家
” ,

而且大城

市相对集中
。

这部分人主要包括皇帝
、

皇族
、

勋

戚
、

各级文武官吏
、

豪门士绅以及为之服务 的吏

肯
、

豪奴
、

健仆等
。

二是富商巨贾
。

城市中的富商巨贾主要指大



商人
、

大作坊主
、

高利贷者等
,

他们在城市总人

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
。

以北京为例
,

据万历年

间统计
,

当时承担铺行之役 的铺户是 13 2 行
,

共

计 3 9 809 户
,

其中的上三则为 20 97 户
,

约占铺户

总数的 5%
,

但他们拥有巨额 的资本
。

沈榜在其

《宛署杂记
·

铺行》中称北京铺户
“

有资至千 万

者
” 。

三是城市劳动者
。

城市劳动者是城市 中各种

劳动的主要承担者
,

也是城市人 口 的主体部分
。

若对其再加细分的话
,

可进 一步分为如下几类
:

(l) 小工商业者
。

主要是指小商品的生产者或贩

卖者
,

他们资本有限
,

生活水平低
,

所经营的主

要是限于一些设备简单
,

又不需要 多少资本的行

业
。

(2) 工匠
。

中国古代历朝都拥有规模庞大的

官工业体系
,

其工匠主要 由朝廷特定 的匠户来充

任
。

从都城到州县
,

所有官工业的工匠都是从民

间征调而来
,

他们每年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到官

工业中从事无偿劳动
,

并定期轮流替换
。

(3) 奴

脾
。

在权贵势要丛集的城市中
,

奴脾的使用是非

常普遍的
。

奴脾们在主人的驱使下从事各种艰苦

的劳动
,

而且 只要 人富贵之门
,

必须立卖身契

约
,

即人
“

奴籍
” ,

成为社会的贱民
,

且世代为

奴
。

(4) 雇工
。

城市中的雇工主要来自破产或半

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与小商贩 ; 破产流人城市的农

民以及逃军
、

逃匠和逃 囚
。

在工商业 比较发达的

城市中
,

雇工 的数量 是很多 的
。

他们或按时取

值
,

或按年
、

按季
、

按月
、

按 日取值
,

其地位较

为复杂
,

与主人的关系近似主与奴
,

但佣工契约

有一定的时限
。

(5 ) 青夫
、

盘夫与脚夫
。

所谓
“

青夫
” ,

系指承应各码头之纤夫 ; “

盘夫
”

是专

为丧家异棺之人 ; “

脚夫
”

则指靠马驮人挑
,

运

送客货者
。

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雇工更低
,

且 由

于劳动
、

生活等原因往往受市井无赖的影响
,

沾

染上一些恶习
。

敲诈勒索乃至行凶害民
,

在他们

而言习 以 为常
,

因此古 有
“

车
、

船
、

店
、

脚
、

衙
,

无罪也该杀
”

的俗谚
。

(6) 智力劳动者
。

这

些人或是破落士绅 的子弟
,

或是科举失意的士

子
,

或是粗通文墨的市民
,

品流复杂
。

其从事的

职业也是各展所长
,

有的靠行医
,

有的靠写帐
,

有的靠教书
,

有的靠绘画
,

有的靠说书演戏
,

有

的靠算卦
,

有的靠相 面测 字
,

有的靠弹唱杂技
,

有的靠看阴阳风水
,

有的靠写铭族对联
、

撰写戏

文乐谱
,

等等
。

其社会地位较低
,

生活来源同样

没有保障
。

四是市井无赖
。

主要指城市中的无业游民
、

流氓
、

乞丐
、

妓女等
。

他们或因生产经营不善而

倾家荡产
,

或因天灾人祸而破产
,

从而失去正常

的谋生手段
,

变得一无所有
。

为了生存下去
,

其

中一些人便走人歧途
,

堕落成为寄生于城市之中

的市井无赖
。

古代城市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

事中心而兴起的
,

因而作为政权机构的署衙往往

占据了城市的中心 位置
,

王公贵族以及各级官

员
、

将士兵卒及其家属也成为城市居 民中极其重

要的消费集团
。

但是否凭此就能说中国封建时代

的城市人 口构成是以官员
、

贵族和公廊人员 为主

体
,

甚至像一些学者所说的
“

中国中世纪的城市

里主要住的是统治阶级
”

呢 ? 恐怕也不能这么认

为
。

宋朝政府在对人 口管理中由于有了明确的城

乡及职业的分类
:
农村居民为乡村户

,

城镇居 民称

坊郭户
,

朝廷官员称官户
,

官府小吏称吏户
,

寺观

僧道称僧道户
,

等等
,

因而较容易把握其城市人 口

构成
。

据统计
,

宋真宗景德三年
,

全 国的官户
,

其

中包括贵族在内
,

数不及 1 万
,

约占全国总户数的

1
.

3%
。 ;宋神宗元丰年 间

,

官户约为 2
.

45 万
,

约占

总户数的 1
.

5%
。 ;宋光宗绍熙年间的官户以 3

.

4 万

计
,

约占总户数的 2
.

8 %
。。¾另从吏户来看

,

据王曾

瑜先生估计
,

北宋哲宗年间的天下吏额约有 44 万

左右 ;南宋时的吏额估计有 20 一 30 万
。  取宋朝官

户与吏额的最高值相加
,

至多不会超过 50 万户
。

北宋哲宗年间的总户数为 19 9 6 万余
, À 官吏户总

数约为全国总户数的 2
.

5 %
,

若扣除因物质利益的

驱动而
“

冒立官户
”

的部分及吏额中青吏子弟因承

袭替补而导致的户数重复计算部分
,

那么全国官

吏户总数至多不会超过总户数的 2 %
。

若以漆侠

先生较为保守的 12 % 的城市人 口率计算
,

那么即

使是官户
、

吏户全部居住在城市中也不过占总数

的 l/ 6
。

统治阶级占城市人 口构成主体的另外一个理



由是
“

仕宦之家
,

憧仆成林
” 。

勿庸讳言
,

古代

城市中确有
“

强宗右姓
,

家憧不下三四千人
”

的

特例
,

但如此众多的奴仆
、

雇工绝非官员的傣禄

所能维持
,

因而历代皆有所谓的
“

势豪之家
,

用

仆开店
” ;  “

纵令家人开设店肆
” 凶等官僚经商的

记载
。

就这些被奴役者本身而言
,

他们理应是受

压迫的一群
,

是城市中的劳动者或工商业者
,

而

不能与官僚贵族划归一类
。

另需特别指 出的是
,

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以冗官
、

冗吏
、

冗兵
“

三

多
”

为特征
,

因而以宋朝为例分析城市人 口构成

应该说是有一定典型性的
,

但通过 以上讨论可

见
,

把官僚贵族看成是城市人 口构成的主体似乎

缺乏史实根据
。

城市中的工商业劳动者无疑应该是城市人 口

构成中的主体
。

据历史文献记载
,

唐朝长安仅东

市的工商业就可分 为 220 行
,

有摊位 300 0 余

个
。  南宋杭州 的行业分工更细

,

周密 《武林 旧

事》中曾列举 170 余种
,

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更

列有 41 4 种行业
,

其中仅服务性行 业就有百余

种
。

各行业内部分工也非常细致
,

专业化程度相

当高
。

南宋名臣楼钥所撰 《跋扬州伯父耕织 图》

曾记当时的丝织业从浴蚕至剪帛需经 24 道工序
,

其分工细致
,

可见一斑
。

城市市场则自糖果
、

点

心到衣服
、

鞋帽
、

家用杂物
、

文房用具
、

妇女装

饰
、

儿童玩具无所不有
,

见 于记载的不下 数百

种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各种商业活动的配备和机构
,

如坐贾
、

行商
、

牙侩
、

联号组织
、

塌房
、

廊房
、

堆栈房
、

柜房
、

钱铺
、

兑房
、

金银铺
、

案附铺
、

簿记
、

珠算
、

商用数字等都一一 出现
,

足见货币

经济之发达
。

而所有这一切
,

显然都离不开城市

工商业者的广泛参预
。

《马可
·

波罗游记》曾记

载杭州有 12 种行业
,

各业有 12 0 00 户
,

每户少则

十人
,

多则三四十人
。

这当然有夸大的成份
,

但

以此确能说明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之众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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